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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在
《
精
彩
的
迴
環
對
》
一
文
中
，
曾
引
用
英
國
大
文
豪
莎
士
比
亞

的
這
段
名
言
：
﹁這
世
界
是
一
個
舞
台
，
男
男
女
女
都
不
過
是
演
員
，
人
人

都
有
上
台
的
時
候
，
也
有
下
台
的
時
候
。
﹂
而
戲
劇
的
內
容
本
身
就
容
易
引

起
人
們
的
聯
想
，
所
以
自
古
以
來
，
有
關
的
對
聯
很
多
，
而
且
精
采
的
不
少

。
請
看
這
幾
聯
：

（
一
）
戲
劇
本
屬
虛
，
虛
內
尋
實
，
實
非
為
實
，
虛
非
為
虛
，
虛
虛
實

實
，
方
寸
地
生
殺
予
奪
，
榮
辱
貴
賤
，
做
來
千
秋
事
業
，
莫
道
當
局
是
假
；

唱
彈
原
為
樂
，
樂
中
藏
憂
，
憂
民
之
憂
，
樂
民
之
樂
，
樂
樂
憂
憂
，
頃

刻
間
悲
歡
離
合
，
喜
怒
哀
懼
，
現
出
萬
代
人
情
，
須
從
戲

裡
傳
真
。
此
聯
說
的
是
戲
劇
的
內
容
。
上
句
評
述
戲
劇
虛

與
實
（
真
與
假
）
的
關
係
；
下
句
指
出
戲
劇
與
人
生
的
關

係
，
充
滿
了
辯
證
思
想
。

（
二
）
台
上
莫
漫
誇
，
縱
做
到
厚
爵
為
官
，
得
意
無

非
俄
頃
事
；
眼
前
何
足
算
，
且
看
它
拋
盔
棄
甲
，
下
場
還

是
普
通
人
。
此
聯
寫
的
是
演
員
，
實
際
上
是
喻
指
某
些
官

場
人
士
。
作
者
勸
﹁台
上
﹂
人
不
要
得
意
忘
形
，
還
要

﹁觀
眾
﹂
眼
光
放
遠
一
些
，
很
有
啟
迪
性
。

（
三
）
凡
事
莫
當
前
，
做
戲
何

如
看
戲
好
？
為
人
須
顧
後
，
上
台
終

有
下
台
時
。
說
的
是
戲
劇
與
人
生
的

關
係
。
上
句
教
人
做
凡
事
不
出
頭
、

不
露
面
的
﹁精
仔
﹂
；
下
句
是
對

﹁上
台
﹂
者
（
正
在
當
官
的
人
）
的

勸
戒
，
要
他
們
﹁顧
後
﹂
，
很
有
意

思
。

（
四
）
三
五
人
可
作
千
軍
萬
馬
；
六
七
步
走
遍
四
海

九
洲
。
概
括
了
舞
台
劇
以
少
總
多
的
表
演
特
點
。
據
說
，

上
句
是
乾
隆
皇
帝
寫
的
，
下
句
是
大
臣
劉
墉
對
的
。

（
五
）
古
代
，
我
國
的
戲
劇
演
員
全
是
男
子
，
劇
中

的
女
角
色
也
由
男
子
擔
任
，
但
是
觀
眾
們
並
不
反
感
，
不

請
自
來
欣
賞
。
有
人
因
此
寫
了
這
副
對
聯
：
男
無
假
，
女

無
真
，
為
何
無
人
嫌
假
；
你
不
來
，
我
不
怪
，
怎
麼
不
請

自
來
。

（
六
）
戲
劇
的
觀
眾
大
多
是
平
民
百
姓
，
所
以
有
關
戲
劇
的
對
聯
往
往

語
言
通
俗
，
以
便
讓
觀
眾
看
得
懂
。
但
也
有
寫
得
文
縐
縐
的
，
這
副
產
生
於

明
代
的
作
品
就
是
其
例
：
按
律
呂
點
破
炎
涼
世
態
；
借
衣
冠
描
盡
古
今
人
情

。
﹁律
呂
﹂
是
音
樂
術
語
，
即
﹁六
律
﹂
、
﹁六
呂
﹂
，
泛
指
音
律
，
我
們

理
解
為
曲
調
可
也
。
演
員
在
演
出
時
必
須
按
照
曲
調
演
唱
。
﹁衣
冠
﹂
：
古

代
士
紳
、
世
族
必
戴
帽
子
，
因
此
﹁衣
冠
﹂
也
成
了
這
些
有
較
高
社
會
地
位

的
人
士
的
代
稱
。
當
時
戲
中
的
主
要
角
色
多
是
﹁衣
冠
﹂
，
極
少
是
工
人
、

農
民
。
此
聯
﹁文
﹂
得
對
仗
工
整
而
內
容
確
實
。

到達魁北克，已經是傍
晚，我們趁天色未黑，在市
區走走看看，雖時間不長，
卻感受到與多倫多迥然不同
的氣氛。

其實，這種氣氛從過了
渥太華，進入魁北克省時已經開始。在多倫多等地
，到處都可看到加拿大國旗─紅白相間的楓葉
旗，但進入魁北克省，進入人們視線的，就只有魁
北克旗─藍色百合花旗了。原來這是因為，魁
北克省早年曾是法屬地區，儘管加入聯邦已多年，
但只掛省旗、不掛國旗仍是它的一個 「獨立」的標
誌。

在魁北克市街道行走，可感受到法國風情。這
裡的房屋十分考究，多用石頭砌成，堅固而美觀，
為擴大屋內使用面積，樓梯設在樓外。這裡的人們
衣着也很講究，因是夏天，男女均為短衣短褲，但
一看便知，衣料質地高檔，花案彩色繽紛。這裡的
餐館更別具一格，外牆或紅色，或黃色，掛着一溜
吊蘭，有的餐館食客進餐時，門窗還可以打開，拉
進與路人的距離。街道上還不時看到馬車駛過，上
面坐着一家人或一男一女，瀏覽着特有的市容風貌
， 「嗒嗒嗒」的馬蹄聲響得清脆。細看，駕車者多
為青年人，或男或女，穿着法式服裝，男的戴着大
牙兒帽，女的圍着頭飾，還給乘車者準備了蓋在身
上的毯子，怕他們受涼。這使我們了解到，乘馬車
是當地獨特的遊覽方式。

晚餐時間已到，我們沿街來到一家餐館。雖然
這裡餐館很多，幾乎一家接一家，但因為是晚餐時
間，排隊等候餐位的人不少。我們特意找的這家餐
館排隊人最多，我們想，一定是最具特色的。我們
剛在餐館門口站下排隊，就有一位老者微笑對我們
說： 「不要走了，我會盡量讓你們快一點進去。」

我們衝他點點頭。沒過一分鐘，老者又湊近我們說： 「你們可能是
一家人，長得很像，我會為你們安排座位。」我們謝謝他的好意。
後來我們看到，他對來這家餐館的食客都很熟悉，不斷打招呼開玩
笑，原來他是一位熱心的 「志願者」，每天自願來餐館幫忙，疏導
用餐者。

正當我們等得有點不耐煩時，餐館裡騰出了位子，侍應小姐帶
我們進去落座。餐館內地方不大，擺滿圓桌和長桌，每個桌子上都
點着長長的蠟燭，坐滿食客，雖然有些擁擠，人聲有些喧鬧，但彩
燈和閃閃燭光中，氣氛顯得格外熱烈。餐館四壁掛有油畫，上下左
右擺滿各種飾物：一排排形態各異的彩色人形，一行行各具特色的
酒瓶，還有懸掛空中小巧玲瓏的足球模型，可能是法國曾獲得過世
界杯足球冠軍的緣故。我們注意到，酒瓶中有幾個有中國字，無疑
是來自中國的。我們點完餐食等待期間，突然餐館內響起歌聲，是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陽》，嗓音高亢渾厚。我們回頭看，歌者是一
位中年人，身着餐館服飾，為他拉手風琴伴奏的也是同樣穿着。原
來他們也是來餐館幫忙的。歌聲落下，餐館內一片掌聲，有的人還
高聲叫好。

我們點的是法式海鮮餐食，還有意大利麵條，進餐過程中，一
張餐桌又熱鬧起來。原來是一位女士過生日，只見侍應小姐端着蛋
糕送到她面前。這時，那位歌者又來到這張餐桌，用嘹亮的聲音唱
起《祝你生日快樂》之歌，同桌的人也跟着唱起來，形成一個高潮
。歌聲一落，餐館內又是一片掌聲。待我們快吃完時，有兩位身着
隨意服裝的中年長者，拉着手風琴特意來到我們餐桌，可能看出我
們是中國人，口中說着 「China」豎起大拇指，其中一位與我們每
個人握手，還摟着外孫女合影。這次晚餐，使我們體驗了魁北克風
情，雖等的時間較長，但沒有白等。

很
多
人
以
為
香
港
的
﹁重
印
書
﹂
是
一
九
七
○
年

代
才
流
行
的
，
而
事
實
上
，
早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
香

港
書
的
主
要
出
路
—
—
南
洋
各
地
禁
止
內
地
書
入
口
，

文
藝
書
必
須
到
香
港
改
頭
換
面
重
印
一
次
，
才
能
運
到

南
洋
去
發
售
，
重
印
書
已
非
常
流
行
。
負
責
重
印
的
出

版
社
良
莠
不
齊
，
有
些
胡
亂
﹁炒
雜
﹂
成
書
，
甚
至
有

把
﹁端
木
蕻
良
﹂
弄
成
﹁端
良
﹂
的
，
連
作
者
也
胡
來

，
簡
直
貽
笑
大
方
。
但
，
也
有
些
封
面
改
得
比
原
書
還
要
漂
亮
的
，
像
蕭
軍

的
《
八
月
的
鄉
村
》
、
蕭
紅
的
《
生
死
場
》
和
靳
以
的
《
珠
落
集
》
等
，
無

論
在
構
圖
及
色
彩
上
，
都
較
原
書
出
色
得
多
，
就
差
沒
註
明
是
據
什
麼
版
本

重
印
的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蹇
先
艾
《
鄉
間
的
悲
劇
》
（
香
港
建
文
書
局
，
一

九
五
九
）
封
面
雖
然
單
色
反
白
，
欠
點
色
彩
，
可
卻
是
軟
皮
精
裝
套
護
封
本

的
袋
裝
書
（
十
七
乘
十
一
厘
米
）
，
小
巧
精
緻
以
外
，
三
邊
還
有
﹁飄
口
﹂

突
邊
，
惹
人
喜
愛
，
是
港
版
重
印
書
中
少
見
的
。

《
鄉
間
的
悲
劇
》
原
是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
由
上
海
印
書
館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初
版
，
收
《
晚
餐
》
、
《
一
個
秘
密
》
、
《
濛
渡
》
、
《
老
年
的

懺
悔
》
、
《
一
個
大
學
生
的
成
績
》
…
…
等
十
一
個
短
篇
。
作
為
書
名
的

《
鄉
間
的
悲
劇
》
，
寫
的
是
臉
似
﹁火
炭
梅
﹂
的
祁
大
娘
，
丈
夫
跟
有
錢
的

少
爺
上
京
做
官
去
，
她
一
條
扁
擔
挑
起
幾
個
孩
子
的
家
，
既
管
家
又
理
田
地

的
耕
種
，
然
而
丈
夫
卻
他
娶
棄
妻
的
悲
劇
。

陳奕迅的《十年》是流
行情歌中少數讓我費解的作
品。不是因為彼此的 「三觀
」相差太遠、感到自己在讀
火星文的那種費解；而是因
為歌曲中構建的故事較為複

雜雋永。忽一日，突然明白這裡唱的是失戀。這
首歌說的是兩人分手時歌者無法訴諸言詞的糾結
情感。

他（她）先是想掩飾自己的難受，努力不要
讓聲音顫抖。又設想出各種超越現時空的場景來
寬慰自己：比方說，十年之前，他們並不相識，
只是木知木覺地和別人談情說愛。又比方，十年
之後，他們可能會色衰愛弛，只能做普通的朋友
。可是翻來覆去，歌者無法否認的是當下的痛楚

。所以，他（她）又解釋說兩人分手是因為對於
愛情和彼此有更高的要求，鼓勵自己要 「一邊享
受一邊淚流」，並且想像自己的眼淚如果不為眼
前這位而流，總會為了別人而流。好像他（她）
和林黛玉一樣，一生的情淚也有定額，淚盡人亡
才算完事似的。

花好月圓在生活中是多數人的嚮往，可是作
成詩寫成歌就沒那麼動人。所謂 「文窮而後工」
，又有 「憤怒出詩人」和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
就會被生活所累了」的說法。講來講去，都是說
物質優裕、心境平和的人寫不出富於感染力的作
品。這種看法雖然不見得萬試萬靈，但最成功的
情歌的確大多唱的都是糾結的愛、痛苦的愛、難
以遂願的愛。

一來這是滿足聽眾的需求。年少者感情激烈

， 「為賦新詩強說愁」自是古已有之。二來，悲
傷的情緒一般比歡樂的更容易讓人動情。說是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好，說是愛聽祥林嫂

悲慘故事的八卦之心也罷。
我想，更重要的一點是悲情的源頭具有更強

的私密性和不可分享性──比如，人人都能理解
陞官發財讓人快樂，但可能無法明白為什麼你被
鄰居的狗瞪了一眼也會鬱鬱不歡終日，你也不好
意思用這類雞毛蒜皮的家常瑣事去煩人。悲情的
詩歌也就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合法合理的宣泄渠
道。

悲歌的效果更強烈，更能引起聽眾的共鳴，
正是因為無論具體情況如何千差萬別，對於人生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無奈，多數人都能深切體會
卻無法言傳。 （情歌歪解之三）

幾年前的一個初冬，我和老伴
前往美國芝加哥，看望已在那裡定
居的女兒、女婿。一九八八年，我
曾參加錢其琛外長率領的代表團出
席第四十三屆聯大，在我國常駐聯
合國代表團工作了兩個月，但因忙
於公務，加上大都是集體活動，故

對當地沒有什麼了解。現在退休了，自己支配的時間多
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看看美國百姓是怎樣生活的。女
兒的家座落在芝加哥西部、距市中心約二十公里一個叫
Palatine的居民區。我們在這裡住了四個多月，對小區的
情況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清新寧靜的環境

Palatine小區約有上千戶人家，多屬工薪階層。這裡
的住房幾乎都是一棟棟獨立的兩層小樓和連排別墅。戶
戶都有能存兩個車的車庫，所有的別墅都有欄柵圍起。
這些木質欄柵都是真材實料，看來美國似乎不缺木材。
芝加哥素有風城之稱，幾乎每天都在颳風，但空氣卻很
清新、乾淨，沒有風沙和揚塵。在街上撿起一片樹葉，
用手摸摸，竟沒有浮土。襯衣穿上三四天，衣領和袖口
仍不顯髒。屋內的傢具更不必經常擦拭。家家戶戶的窗
戶都掛有窗簾，沒有人在窗外晾曬衣服、被褥。自來水
頗為純淨，電水壺使用多時都沒有水垢。馬路和街道始
終保持清潔、光亮，沒有人隨地吐痰或丟棄垃圾。牽狗
上街的人如發現狗在馬路上便溺，會自覺地用紙或隨身
攜帶的工具將地面收拾乾淨。路旁一排排松樹鬱鬱葱葱
，只見松鼠在其間自由自在地竄來竄去，卻無人去打擾
，更不會去捕捉。馬路交通秩序井然，即使在郊區，人
們照樣自覺地遵守交通規則，每到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
口，或劃有人行道斑馬線的地方，汽車司機都會自動放
慢速度，或稍停一下，見四周沒有行人和橫向行駛的汽
車，才繼續前行。我們在芝加哥四個月，沒有看見聚眾
鬧事或打架鬥毆的現象，也沒有看見哪一個住戶安裝了

防盜門。一次我和老伴外出，鎖上家門，卻忘記了拔下
鑰匙。回家時又是從車庫進的房門，三天後才想起掛在
門外面的鑰匙。我們着實緊張了一陣子，讓孩子趕緊更
換門鎖。他們說沒有必要，他們也曾有過同樣情況，卻
從未丟失過任何東西。

社會服務和物業管理

每天清晨，郵遞員便把用塑料袋包裝好的當天報紙
丟在訂報人門前的台階或草坪上，待主人下班後把各自
的報紙帶回家。遞送郵包時，郵遞員也只是按一下收件
人家的門鈴，如無人出來，就把包裹放在門前，從來不
會丟失。小區沒有垃圾箱或垃圾桶，平日每家每戶都把
垃圾放入黑色垃圾袋，存放在各自的車庫。按規定，每
周有兩次收取垃圾的時間，屆時家家戶戶都把垃圾袋放
在門前，由專門的汽車負責運走。入冬以後，馬路上到
處都是厚厚的落葉，只見環衛工人開來專用卡車，用大
功率的吸塵器把樹葉統統吸到汽車裡。遇有下雪天氣，
有專人在街上撒放類似鹽巴的融雪劑，雪後及時把街道
上的積雪掃光、運走。一個雪後的夜晚，突然發現女兒
家窗外有人頭攢動，我便十分警覺地詢問是怎麼回事，
女兒說是小區物業的人在打掃每家外樓梯上的積雪。可
見小區的物業管理多麼到位。

購物的感受

我們居住的小區有一個不大的超市，裡面蔬菜、水
果、生熟肉類、麵包、奶品、飲料、百貨一應俱全。各
種蔬菜都分門別類地擺在貨架上，不時用水霧噴灑，看
去很是漂亮、清爽。超市裡一片寂靜，看不到售貨員，
更聽不到叫賣聲。與國內超市不同的是這裡的收銀員年
齡相差很大，年輕的二三十歲，年長的六七十歲，我們
看見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仍站在收銀台前辛勤地工作
着。超市的工作人員不多，但如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都
會熱情相助。一次，我去買一包澱粉，因英語懂得太少
，便拿着女兒遞給我的一張紙條，上面寫有英文的 「澱

粉」字樣。但我找了半天，仍未找到，只好麻煩一位女
工作人員。她看到我手裡的紙條，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便放下手頭的工作，帶我到貨架上去找，並把澱粉遞
到我的手裡。超市的營業時間較長，一般都是從早六時
到午夜十二時。而市區的大超市都是晝夜開門。通常人
們都是開車前去購物，因此每個超市門前都有一個頗為
寬闊的廣場，供顧客免費停車。美國的生活水平比中國
雖高出很多，但美國人購物也並非那樣大手大腳，我曾
看到有的人一次只買兩個西紅柿、兩個青椒。

離小區不遠處有幾家自助餐館，價位約在每人十美
元左右，生意不是很火。要想吃中餐，只能去市區的中
國城，在那兒能吃到地道的中餐。

我們看到的美國人

由於語言的限制，我們無法與美國人進行更多的交
流，但總的感覺是他們都很遵守公共秩序，很講禮貌。
在芝加哥四個多月，不管是鄰居，還是素不相識的路人
，見面時都會主動打招呼，說聲 「哈囉」。美國人沒有
圍觀的習慣，不管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過路人仍照
樣繼續前行，沒有人停下來好奇地問這問那。女兒說有
一次他們在餐館，旁邊餐桌上的美國孩子朝他們這一桌
多看了幾眼，孩子家長馬上走過來表示道歉。美國人也
是樂於助人的。一次我們在小區附近散步迷失了方向，
眼看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不免有些緊張。這時，有一輛
小汽車正駛向自家的車庫，我們連忙跑去問路。車裡走
出兩名中年婦女，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我們用僅有的
那點英語說明當時的困難，並告訴了我們的住處和門牌
號。對方耐心地給我們講解應走的路線，以及在哪個路
口拐彎。我們一再表示感謝，便朝着人家指點的方向走
去。快到十字路口時，只聽到背後有汽車開過來，原來
那兩位中年婦女擔心我們走錯了路，一直在身後跟隨，
直至看到我們順利地拐了彎，才掉轉車頭回家。小區裡
沒有政治性的宣傳橫幅和標語口號，不知道當局是通過
什麼辦法對百姓進行思想教育的。

短短四個月的所見所聞，只能說對芝加哥的局部
（居民小區）有一個極為表面的了解。就精神文明建設
和居民小區的管理而言，有些地方值得我們借鑒。相信
美國人能做到的，我們遲早也能做到。

歷
經
四
年
打
磨
，
內
地
著
名
導
演
李
少
紅
執
導
的
新
版
電
視
劇

《
紅
樓
夢
》
於
九
月
二
日
在
北
京
衛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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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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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日
，

《
紅
樓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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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創
人
員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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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溫
都
水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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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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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學
家
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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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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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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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新
版
《
紅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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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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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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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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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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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斷
被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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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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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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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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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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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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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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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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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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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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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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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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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夢
》
這
樣
的
曠
世

奇
著
。
清
代
內
務
府
設
七
司
三
院
（
廣
儲
司
、
都

虞
司
、
掌
儀
司
、
會
計
司
、
營
造
司
、
慶
豐
司
、

慎
刑
司
，
上
駟
院
、
武
備
院
、
奉
宸
院
）
，
職
能

包
括
管
理
、
禮
儀
、
財
政
、
商
業
、
榷
關
、
官
學

、
司
法
、
呈
貢
、
修
建
、
製
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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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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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府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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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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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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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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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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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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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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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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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務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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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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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甯
織
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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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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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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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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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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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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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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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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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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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
，有報料人向博
客 「賓語的廉政
空間」爆料，安
徽望江縣委、縣
政府佔用一百八

十二畝農田耕地興建超豪華辦公大樓
，辦公樓建築面積達四萬三千六百平
方米，且裝修豪華，可容納二千一百
八十個正縣長辦公。一個縣政府辦
公大樓相當於八點五個美國白宮
（白宮佔地一百○九畝，建築面積五
千一百平方米，一百三十二個房間
）。

又是一處政府 「白宮」。一個內
地縣級黨政機關辦公大樓，居然堪比
美國的白宮，而且 「相當於八點五個
美國白宮」，真是奢侈之極。政府大
樓賽 「白宮」在今天已非個別，在網
上稍作搜索，就見有萍鄉市安源區政
府、溫嶺市玉環縣法院、九江市法院
、婁底市政府、阜陽穎泉區政府、南
京雨花區政府、廈門同安區政府、上
海閔行區法院、重慶市法院等，這些
辦公樓不僅 「神似」白宮，而且也形
似白宮。

為何政府大樓都賽 「白宮」？儘
管望江縣官員稱，網上報料的辦公樓
，只是縣委、縣政府擬租賃縣城投公
司的綜合樓。就算是租樓辦公，但是
一個欠發達地區的縣級機關，在 「白
宮」裡辦公就心安理得嗎？

關於限制政府機關蓋豪華樓堂館
所，中央 「嚴禁」了一二十年，可是
從未禁住過，而且愈演愈烈。不少地
方政府大樓，其豪華標準，已經不是
同國內比，而是同外國比，同發達國
家的發達地區比。這樣，才越比我們
的 「白宮」越多。許多城市的最豪
華建築，竟然是市政工程項目。筆
者深以為恥！

被一些文人反覆戲謔的舊軍閥韓
復渠，據說他做省長時下過一道命令
，如果縣政府的住房比學校好，那麼
縣長該殺。結果不少政府機關在危房

舊房辦公，學堂成為地方最好建築。僅這一點，韓復
渠比今天的一些官員好得太多了。

是今天的政府太闊了嗎？不是。有報道稱，許多
地方政府嚴重負債。況且，就是近年來地方政府有了
一些錢，也同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我們目前還有許
多民生困難需要解決，有點錢，也應該先用來解決民
生問題，政府怎麼可以任意揮霍建豪華辦公樓呢？！

我總以為，三令五申是一句不好的成語，說明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今天關於樓堂館所建設的禁令，
就是典型的三令五申，結果等於空話。這是各地政府
大樓都賽 「白宮」的一個重要原因。權力如果沒有制
衡，什麼事做不出來？有政府大樓賽 「白宮」，地方
最豪華建築是政府機構存在，所謂執政為民也就缺少
底氣。政府大樓還將怎樣豪華下去？人們拭目以待。

摟
着
中
國
女
孩
合
影
的
魁
北
克
歌
者

（
延

靜
圖
）


